潇媛放下了雪茄刀，摊开了手。让我看了最后一眼我的鸡鸡，随后便扔到了垃圾桶里。虽然在去势环的作用下，血并有没有流太多。但是接下来该如何处理伤口这个问题让我感到不安。据我所知潇媛没学习过任何医学知识，如果学了我想也不会想出来用雪茄刀来阉了我吧。难道我就要这样带着去势环去医院?

就在这种心里的不安飞速增长的时候，门铃突然想了。潇媛洗了洗手去开了门。我试图赶紧找点深什么遮挡住着我的阉割现场，生怕客人偶然进来看到这离奇的一幕。

然而我听到的确是一个熟人的声音，客人与潇媛交流的第二句话开始我就判断出来，客人就是尼姆“医生”。两个急促的脚步声向我这里走来，尼姆她已经知道了我刚刚才被阉掉需要处理伤口。

“进吧。拜托你了” 潇媛推开了房门让尼姆进来。

“真的把鸡鸡都切掉了呢。”尼姆看见说我。随后又望了望垃圾桶里的那根被切下来的鸡鸡。

“嗯…”我很尴尬的回答了一句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猜得到是潇媛早就联系好了尼姆。之后尼姆给我吸入了一些麻药让我陷入沉睡之中。当我醒来时尼姆早已离开，下体被缠上了纱布，纱布中连出了一根导尿管。不知不觉中眼角突然滑落了一滴眼泪。

“怎么哭啦，现在舍不得你的那个小鸡鸡啦。”一直守着我的潇媛说。

“没有，只是觉得为了我们在一起，尼姆为我付出了太多。”我解释道。随后潇媛递给我了手机让我亲自跟她道谢。尼姆只是淡淡地回了句没什么。

一个月的恢复过程中潇媛请了一个月的假说是要回老家照顾家人。这一个月她从来没有离开我，也没有出去找别的男人爱爱。一直照顾的饮食起居，为我更换药物。一个月后我基本上完全恢复了。第一次摆脱伤口的疼痛自己走到镜子面前看着自己被阉割过的下体。没有了那根被女朋友嫌弃的小鸡鸡，有的只是一道疤痕和一个可以尿尿的孔。

原本理想中希望尼姆“医生”可以将排尿空重新开在跟女生排尿孔相同的位置，这样我今后上厕所也比较方便。但是尼姆毕竟只是实习的医生，冒险将我麻醉并缝合伤口已经是她最大的努力了。所以我的尿道口还在原来的位置。

我尝试的坐到马桶上排尿，想要精准的排尿，我需要自己将身体前倾以免尿道马桶外面。结束排尿之后我也要开始使用纸巾去擦拭。擦拭过后我又来到了镜子面前观察自己的身体。“这下从生理上我是娘娘你合格的太监了。”我对着一直在后面观察着我的潇媛说。

潇媛则突然忍不泪水扑过来紧紧的抱着我说：“我爱你小罐子，你一直都是我合格的小太监。”

“我也爱你。”我回答着。

“破例一次就由本宫来为你这个刚净身的太监洗一次澡吧。” 潇媛说着褪去了身上的衣服。这也是被阉割之后一个月里第一次看到我全裸的女朋友，曾经的欲火瞬间涌上了心头。我们一起进入了淋浴间，相互擦拭或者说抚摸着彼此的躯体，我的手则是在她的乳房，腰部，屁股和腿间来回游走着，然后自然而然地用我的下体去顶她的下体，企图用曾经那根棒棒哪怕是需要药物才能挺立的棒棒去蹭她的洞口。而潇媛则是用着跟我一样的手法去抚摸的下体，而不是向以前一样去攥握，毕竟她之前所握着的东西已经在一个月前就被她亲手切掉了。

潇媛看得出我已经欲火难控，走出了淋浴房将一条腿抬起来搭在了马桶水箱上，将我一个月没有见到的美鲍完全展现在了我的面前。做为专业的太监我毫不犹豫跪倒了地上，扬起头将面部探入到了她两腿间开始疯狂的吮吸，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发泄我全身的欲望。

然而最终欲望得以发泄的之后潇媛自己。娘娘赐予我这个太监的解决办法只是用凉水冲一冲，虽然很不甘心，但理智的想想这应该也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之后我们又过上了以前的那种幸福生活，一起做饭，打游戏，看电视，一起上床睡觉。

我侧躺在床上，像之前样用臂弯搂着她，手则很不由自主的揉起了她的胸部，下面也很自然的企图去顶她的屁股，但是当疤痕接触到她屁股的一瞬间，我才记起，我的那里现在除了疤痕什么也没有。

“怎么？想用鸡鸡干我啦？”潇媛说到。

“嗯…但是已经不可能了。娘娘已经好久都没做了吧？”我问。

“是呀，明天要出席一个派对，你做我的助手一起来吧。”潇媛说。

“派对？助手？”开始我有点疑惑，随后我又大致猜出来了内容。“既然娘娘让我一起，我哪敢拒绝。”

“哟，这全阉了就是不一样，说话都这么招人喜欢。”潇媛说，“请了一个月假了，工资一分都没有，业务上的提成也没有，作为一家之主的本宫要去赚点外快呀。不然怎么养活我的小罐子，是吧。”

“娘娘对小罐子真好。”我激动地说。

“虽然活动是晚上的，但是还是早点睡吧。”潇媛说。

第二天傍晚潇媛带我来到了码头登上了一艘豪华的游艇。我跟潇媛也是作为工作人员来的。除了我们俩，工作人员还有一名船长和一名“水手”，一名调酒师，一名DJ，每个人颜值都高的惊人，就连我这个阉人也忍不住盯着人家看了好几眼。我也是船上唯一的男工作人员，我是指看上去是男的。

不久10名公子哥陆续来到了船上，想必他们就是今晚派对的主角了。

漂亮的船长跟大家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后，便回到了驾驶室，将引导的工作交给了“水手”。

“我叫水晶，是这艘船的临时水手，各位帅哥哥们也可以把我当作是大家的管家。有什么事情请尽可能问我。”水手说，“水晶就先占用各位哥哥的一点时间做一下简单介绍，吧台的这位美女姐姐是塞拉，大家的调酒师；DJ台的这位是大家的DJ妹妹四月；刚才的船长大家已经见到过了；那么在这位男士身边的这位姐姐是A酱，她是各位哥哥的今晚的肉便器哦，大家请随意使用，不过除了A酱姐姐我们这几女孩子哥哥们也是可以随便啪的哦。最后这个男士就是A酱的助手了。”

“啊？除了我们怎么还有其他男的在啊？”一名少爷看着我很不满地说。

“嗯…只是A酱姐姐的助手啦。”水晶看到尊贵客人的不满显得很慌张。

潇媛则很冷静的解释道：“我的助手不是男的，他是个太监，你们放心。”

“太监？没鸡巴？那脱裤子给我们看看。”少爷问道。

“是的。你就只脱了裤子就行。” 潇媛对我说。我听话的按照潇媛的吩咐当着众人面脱掉了裤子，将下体的疤痕展露给在场的少爷们看。少爷们纷纷凑过来参观我这个太监的下体，就连其他3个女性工作人员也忍不住地向我这边望过来。

“是你把他阉了的？”一个少爷看着我疤痕问潇媛。

“看来你们对我的太监更感兴趣呢。要不今晚你们就跟他玩得了。” 潇媛说着，脱掉了身上的衣物只剩下胸罩和内裤。并且内裤还是能露出洞口的那种情趣内裤，可以看得出10个真正的男人早就已经让她洪水泛滥了。

潇媛的话很有用，成功的将少爷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她那里。

“哟，这么骚啊。一起轮奸她吧。”一名少爷说，随后他的话也得到了其他人的认同。就这样少爷们纷纷脱去了衣服，将昂首挺立的肉棒对着我的女朋友。看着他们挺立的肉棒以及下面垂着的饱满蛋蛋，作为太监的我真想赶紧逃离这里地方，但是又不能。

随后他们扒掉了我女朋友的胸罩，用手抓着她的乳房。一名少爷则扒开了她的双腿直接将挺立的肉棒插入到她早已饥渴难耐的肉洞中。另一少爷则用肉棒对准我女朋友的口部，她则毫无犹豫地将其含如口中，同时还用两只手分别抓住了其他两个人都肉棒上下套弄。这种场景我以前只在日本AV中见过，没想到今天会在我女朋友身上上演，而我却只能作为一个太监在一旁观看。在难过的同时我却有点点莫名的兴奋，自己作为太监没有鸡鸡，只能看着自己女朋友任由他人插入，这种心理上的兴奋逐渐转成了身体上的，我内感觉到埋藏在体内的那段鸡鸡开始挺立了起来。只是外表上看来什么也没有发生。

“真的是个没鸡鸡的太监哎。”说话的是“水手”水晶陷入沉思的我竟然没有注意到她已经蹲在我面前观察着我的下体。

“嗯…”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只是尴尬的将身体侧了侧。

“A酱是你的主人么？我听说SM圈子里就有女主人把小奴阉割掉的，不过亲眼所见这还是第一次。”水晶说道。

“呃..其实不是她是我女朋友。”我如实回答道。

“啊？那你是…”水晶惊讶的说，但是却被少爷们喊去给他们递酒。此时我也顺着少爷们的声音看向潇媛，她几乎全身都被射满了精液，尤其是她的洞洞里，每当两根肉棒交接的时候就会大口大口往外吐着液体，估计洞洞里已经被灌满了吧。

就在一次一根肉棒被拔出的时候，潇媛竟然高潮喷出了透明液体。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原来之前仅凭我那根不争气的小鸡鸡从未让我的女朋友获得这种快感，每次都只是我自私的满足了自己的发泄欲望。果然我也只配当一个太监。

潇媛注意到我在看着她，她满脸性福的对我笑了笑，这让我觉得只要她满足开心就好。当游艇开始返航的时候10个筋疲力尽的少爷才停止对潇媛的攻势。潇媛则还表现的意犹未尽地样子，叫我去帮她清洗。然后我跟她来到了船上的淋浴间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清洗掉她身上的所有液体。当然今晚的外快收入也是相当可观。

回到家里潇媛一头倒在了床上，显然10个男人几个小时的前后左右开工让她已经疲惫不堪。我赶紧上前解开她的衣物准备给她换上睡衣。

“不用了，让我光着就好。顺便让我的小罐子也享用享用我的肉体” 潇媛在很疲惫的情况下依然不忘调戏我。

“可惜小罐子再也没这个福气了，鸡鸡都已经被娘娘切掉了，没法再享用您的玉体了。”我回答着然后躺倒了她身边

“傻瓜，我要的就是没有鸡鸡的你，今晚被10个男的轮流用鸡巴干，短时间内不想再见到那东西了。你就从后面抱着我摸摸我就好。” 潇媛说道，然后侧过了身去。当然我的手还是不由自主的被她的美胸吸引了过去，就在我手掌与她的乳头接触的一瞬间，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今晚在船上的画面，10个男人轮流揉搓，捏着我身旁女朋友的乳房和乳头。想到这心里说不出究竟是委屈，刺激还是什么。就在我沉思的时候，潇媛她似乎已经开始要进入的梦乡。她的手也不由自主的摸向了我的两腿间。

潇媛迷迷糊糊说着：“这是…我的小太监，下面平平的什么也没有…跟女孩子一样…嘿嘿…”

听到她这么说，我心里也停止了胡思乱想。只要我们彼此相爱就好。后来潇媛返回了工作，作为一个正式的太监，我接受了完全的阉割，同时也拿着潇媛给的作为太监的工资。自然是专心打理家务，早晚服侍好我的娘娘。由于游轮那晚潇媛肉体上似乎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以至于她两个星期都没有提到过要跟男人爱爱的事情。最多也是就是要求我用嘴巴对她进行服务。

我们就这样甜蜜幸福的生活了两周，直到一条微信消息出触发了一小段新的故事。

这一晚我跟潇媛都在客厅里看视频。我收到了一条微信。

“在么？有点事情想找你。”发消息的是我的前女友佳佳。她是我在大一谈的女友，虽然不算是初恋，但是却是我献出各种第一次的女人。当然也包括第一次爱爱。跟大多数年轻情侣一样，我们在将近一年的甜蜜之后开始出现零零散散的矛盾，发现了彼此不是自己想象那样完美。在还没分手的时候她就跟别的男生了上了床。然后也就自然跟那个男生好了。毕业后我来到了现在这个城市工作。她则一直留在读书的那个城市。

“在的，你说。”我回答着

“我五天后要去你所在的那个城市开始新的工作，听说你在那里已经安顿下来了，不知道可不可以帮我提供一些住宿上参考。”佳佳很见外的并试探地问着。

“谁找你呀?” 潇媛漫不经心的问道。

“呃…前女友…”我有点尴尬地回答，又不想去隐瞒。

“嗯？”潇媛突然一惊，刚才的漫不经心荡然无存。我赶紧把我的手机递给她看同时简单讲述了我跟佳佳的故事。潇媛看过内容后跟我说:“好呀，既然曾经认识就帮个忙呗。你的房子不是还空着么，把房子租给她，这样房贷有人给还了，不然你在我这住着那个房子也是空着浪费。”

“嗯，不过，这样可以么？”我问道。

“可以呀。你俩想复合都无所谓呀，等她发现她前男友鸡巴都被人切还会想复合么？哈哈哈。你的感情里经常被绿呀，果然是因为鸡鸡太小了，谁都满足不了吧，安心的给我当太监就对了。”在潇媛的‘侮辱’下我也只能耸耸肩表示无奈，但心里并没有什么负面的情绪。

随后我跟佳佳讨论将我的房子租给她以及我去车站接她的事情，当然这个也是潇媛建议的。佳佳很开心的说了一句“谢谢你亲爱的，你真好。”突然我脑海里又出现了佳佳那早被我尘封在内心深处的甜甜笑容。

“哦，对了。周五接她去你家的时候一定要让她知道你已经是太监了哦，一定要让她亲眼所见。哪怕你俩睡一晚周五允许你不回家，反正我也想找健全男人来满足我了。” 潇媛突然正式的命令道。

“一切听从娘娘安排。”我回答道。

转眼就到了周五，一阵等候我在候车区见到了几年没见的佳佳，比起当年的稚嫩，现在已经有了一丝成熟。我们相见之后尴尬地打了招呼，并没有说太多，毕竟当初分手并不是那么愉快，分手后即使在一个校园里也都是尽量回避再没有过的交集。到了车上我也只是跟她讲了讲这个城市的概况，以及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

我先带她去了家附近的餐厅吃晚饭，然后提着她的行李带她来到了我的家里。随后便帮她一起整理行李。

“我在小哥哥这里过夜，今晚不回家了，你不用回家了跟她玩的开心。” 潇媛发来一段语音。

佳佳大概是听到了手机里传来姑娘的声音，便顺势问: “谁呀？女朋友？”

“嗯，刚谈了快一年了。”我回答着。

“那…那她知道你来接我?知道我们俩在一起?”佳佳似乎有点担心。

“知道。我跟她说了。”我回答。

佳佳松了口气：“哎，看来是不错的姑娘嘛，这么善解人意，你有福气了哦。”

“是呗。”我说道，“你呢？跟男朋友怎么样?”

佳佳：“哎，别提了，毕业等分手。早就分了。后来又谈了一个也没谈多久。反正好久没谈男人了。”随后我们便逐渐打开话匣子谈论近况。

佳佳：“时间不早了，不用回家陪你媳妇么？还是说你想今晚留下来陪我?哈哈。”

“她…她今晚有事不在家，所以我不回家也没关系。”我用着很笨拙的方法暗示着佳佳。

“哟，臭小子，几年不见胆子渐长了嘛，还想跟前女友来一发是怎么?”佳佳说。

“我可没说这些哦。”我赶紧补充。随后佳佳便突然贴近我，像以前一样用腿去蹭我的下体。“嗯…反正我也好久没有男人了，你就勉强满足我一下吧。”佳佳坏坏地说。

“嗯…可能满足不了。”我开始回避佳佳的目光，实在不知道按照潇媛的吩咐到了这一步还要怎么进展下去。

“哇，这么没信心呀，你那个东西也不是那么不中用，这么多年了技术多少应该提高一些了吧。”佳佳说着用手去摸我的裆部。“唉？是还没硬么？怎么有新的女朋友对我这个前女友都没兴趣了？”说完佳佳便开始主动褪去她的衣物只剩内衣和内裤。然后开始来褪去我的上衣，从我胸部开始抚摸，然后逐渐将手滑向我的下体。但是依然没有反应的下体让她有些失望。她比较粗暴的解开我的腰带扒下我的裤子，只剩内裤。佳佳不由自主的‘嗯?’了一声。此时她应该已经察觉到了不对劲。随即她快速直接的扒下了我的内裤。当然内裤中并没弹出曾经那根挺立的鸡鸡，取而代之的则是一道疤痕。

佳佳啊了一声，随即往后退了几步，又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你怎么？”

“佳佳，那个我…”我挠着头说。

“你…你的那个呢？你的鸡鸡呢？你成太监了？你被阉了？”佳佳依然处在吃惊的状态，但是开始慢慢将脸靠近我的下体开始仔细打量着，然后试探性地伸出手去摸我的疤痕，以来验证她眼前的这一切都是真的。好用触感来说服自己，面前全裸的前男友已经变成了下体空无一物的阉人。

“我被阉了，已经是个太监了。”我正式的将这句话告诉了佳佳。

“为什么呀？怎么搞的？”佳佳焦急的问着，声音里似乎带有一丝哭腔。随后我只能跟她坦白，把我遇到的潇媛之后的事情讲给她听。

“你这个傻瓜。你怎么这么傻”佳佳真的哭了出来。我也赶紧去安慰她:“别哭了，这都是我自己选择的路，我也没有后悔，你看我现在还是很幸福。”

佳佳依然还是在哭，此时我也意识到她心里似乎对我还是喜欢着的。不过我也只能继续安慰她：“你看本来我的鸡鸡就小，留着也没什么用，以前你不也抱怨过说，我的鸡鸡废物不如切了么。你看现在我的废物鸡鸡被切了不是很好么？你后来处的男朋友鸡鸡都比我的大吧。”

有点让我忧伤的是佳佳却回复了一句“嗯…那倒是，小归小，我当时也是埋怨的话，你也不用真的就给切了啊。”

“反正都切了，也长不回来了。”我故意吐了吐舌头摆出了无奈的表情。

“看你那死样，你个小太监。”佳佳也终于不哭了，我也顺势说“嗯…你这么快就改口叫我太监啦。”

“嗯，那怎么啦？难道你不是嘛？就叫太监太监太监，半男不女没鸡巴的太监。”佳佳拍了一下我的屁股说，“上床躺好，把腿打开。”

虽然不知道她要干什么，但是我还是想以前一样听佳佳的话，乖乖躺到床上打开双腿。

“哼哼，还没见过真的太监呢，原来是这个样子的，让我好好看看。”原来佳佳是想更仔细的观察我的下体。

她用手摸着我的疤痕然后问我：“疼么？”

“切的时候当然疼了，不过现在不疼了已经都长好了。”我回答着。

“之前鸡鸡就在这个地方吧?”佳佳用手摆出握鸡鸡的姿势问我，“以前在网吧包间通宵我还这样给你口过呢，开房的时候我就这样握着它把它放进我的下面。两颗蛋蛋以前就是挂在这里吧，之前还一边按摩你的蛋蛋一边给你撸呢。哎，现在呀，什么都没有了。”

原本早已接受太监身份的我听完佳佳说了这些话突然心里又开始难受了起来。但是忽然又被佳佳打断了思路。

“对了！你现在怎么尿尿啊?”佳佳问。

“就坐着努力对准喽。”我尴尬地回答。

佳佳：“快尿一个给我看。”

我：“啊？这不好吧，会很害羞吧。”

佳佳：“害羞什么，以前又不是没看过，之前我还拿着你的鸡鸡帮你把握方向呢，我还记得撒的到处都是。不过这次我就不干预了，你自己来就好，我就看看不说话。嘿嘿嘿。”

我很不情愿的在佳佳的拉扯下来到了卫生间坐到马桶上。然后跟她说：“你看原来尿尿的地方比较靠上，这样子坐着尿就都尿出去了，所以要把屁股抬起来让尿尿的地方对准。”说完我就很配合的将太监尿尿的过程展示给了佳佳。

“哇，原来这是样子的。亲爱的认识你真好哇，几年前给我展示男孩子怎么尿尿现在又亲自给我展示太监怎么尿尿，嘿嘿嘿。”佳佳调皮的说，似乎心里已经完全接受了我是太监的这个身份。随后我们分别洗了澡准备睡觉。由于没有携带换洗的衣服，我只能内穿着内衣躺到床上。而佳佳则选择全裸躺倒了我身旁。看着刚沐浴后的前女友全裸躺在身边，心里突然有了一丝紧张。“你就这么裸着睡么？不穿睡衣么？”我问道。

“不用穿啊，这样多自在你不是知道我喜欢裸睡的么，之前交往的时候还总让我给你发裸睡的照片。哎，那个时候枕边的你还是欲求不满的少年，这才几年没见，就已经成了连鸡巴都被女人切了的太监。我现在全裸你也什么都干不了了吧。”佳佳调戏着我说。由于潇媛平日的言语调戏和侮辱，佳佳说完这些我心里并没有什么波动。

“来吧，你把内裤也脱了，我想你还向以前那样用你的身体抱着我的身体。”佳佳的语气突有了一丝忧伤，似乎刚才的欢笑只是为了故意活跃我们之间的气氛。当然我也按照她的要求同时也是自己的想法去从后面抱住了她。那一瞬间我们差点回到了过去的甜蜜，只是曾经那根可以笔直伸入她屁股之间的肉棒已经不知所踪。

“色狼…真的被阉掉了，什么都没有了呢。”佳佳也仿佛回到了过去的甜蜜时刻，将手抓向我的两腿间。以前每次都会抓着我挺立的鸡鸡故作生气的说一句色狼然后两人一起进入梦乡，然而这一次的一抓那里却空无一物。

第二天早上我跟佳佳告别，回到了家里。潇媛赶紧询问我昨天晚上的情况，我将情况说全部汇报了她听。潇媛则满意的摸了摸我的头说“真乖。我都有点想知道，发现自己前男友突然被阉了是什么感觉。应该会超兴奋的吧。”

潇媛随后严肃的我说：“小罐子，我要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跟你讲。”

听完我后脊一凉，心想该不是跟佳佳过夜是潇媛的某种试炼吧，难道我没通过试炼？我已经完全被阉掉了现在她要抛弃我？而然事情恰恰相反。潇媛说：“亲爱的我已经完成60人斩的目标的，之前跟你说过，完成之后我们就结婚吧。”

听完我当时就惊的说不出话，本以为当时的承诺只是玩笑。情不自禁的说出了“真的吗？”

潇媛听了有点不高兴：“君无戏言。怎么嘛？你不想。”

“想…想…”我疯狂的点着头，几乎要把泪水摇出来了。

“既然这样我们应该让见下双方父母了。我老家离得比较近，所以明天你跟我回趟老家见下我父母，下周我们一起去你老家见下你的家长。”

我跟我的父母经常提起潇媛来，也给他们看过她的照片他们对她都很满意，相信我父母这关不是大事。然后我就说出了我的担忧：“娘娘家里那边会对我满意么？”

“嗯…我跟他们说过你，一直都在夸你。爸爸那边倒是对你印象不错。不过我妈妈这个人比较势利，可能会在聘礼和房子上刁难你。聘礼的钱你自己的存款外加家里赞助应该没问题吧?” 潇媛看我点了点头接着说：“然后蛮烦的就是房子的事情了。你的那套房子你那个前女友还刚租下，而且那个一室一厅的小房子我妈肯定看不上。所以我们要贷款买一间大的。关于首付的问题我有了新的计划，我要开始一个新的兼职。并且可能要辛苦一阵。”

潇媛的兼职一直都是为别的男人提供性服务，更赚钱的兼职是不是也是这种类型的呢？“什么兼职？”我问道。

“网络主播。” 潇媛回答。

“是那种主播？”我问道。

潇媛：“嗯就是裸聊那种主播。”

我：“主播可以赚到那么多的钱？”

潇媛：“你在怀疑本宫的能力么？”

“不敢不敢，小罐子相信娘娘。”我嘴上虽然这么说，但是心里对主播这个工作的收入依然感到担心。但是目前按照潇媛说的我的能力可能没法达到她妈妈的要求。

周日我跟潇媛去了她的老家，见了她的父母，算是提亲吧。见面后她父亲对我很满意，然后按照她事先告诉我的去说，通过物质上的承诺搞定了她妈妈。

接下来的几天，我白天在家的时候经常会收到快递。都是潇媛买来的，她也跟我说我可以提前拆开看看。当然在她的许可和好奇心驱使下我打开了每份包裹，里面都是一些主播用的灯，摄像头，麦克，各种女性用的情趣用品和情趣内衣。可见潇媛已经为了她的主播事业开始准备了，看着我的女人为了我们的幸福努力打拼，我却只能每天在家里做一个太监，心里想想就很不是滋味。

在包裹中我还发现了一种药物，潇媛回来的时候我便问她这种药物是干什么的。“这个呀，因为我下面的工作量最近可能会比较大，所以我怕它会变得太黑，就用了小玉推荐的这款药物，她自己有用过，效果你上次也看见了，还不错吧。” 

“那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吧。”我有点担心的问。

“她用了很久都没发现副作用的。你就放心吧，小罐子这么关系我呀。你就好好的等着跟我成亲吧。” 潇媛说完也让我打消了之前内心的不安。

接下来的周末潇媛跟我回到了老家。见到我的父母后，她的女王气势当然无存，变成了完全顺从我的好媳妇，张口闭口都是我的好，两天下来让我都觉得很不适应。她的公关能力让我家人全部都对她好感爆棚。就这样我们的终身大事就意外顺利地得到了双方家里的认可。婚礼就订在半年后。

回到家里潇媛便开始了她新的兼职生涯。她工作的时候为了不打扰她，我们的卧室就成了她的工作室，我也只能呆在客厅里，通过的自己的账号看着我女朋友在直播频道里100多个观众的围观下一件件脱去衣物露出胸部和私处。观众则不断称赞送出礼物。相信其他100多个观众都在一边看着我女朋友的裸体一边用手释放着自身的欲望。而只有我却只能默默的看着我心爱的人，什么也做不了。

潇媛的直播兼职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从原来的100名左右的观众一个月内就翻了七八倍。直播让潇媛的下体经常处于疲惫状态，所以近一段时间她都是器具相伴，没有出去找过男人。观众的人数虽然突飞猛进但是潇媛的兼职收入却还是跟之前偶尔去服务富家少爷的收入持平。我有好几次想跟劝说她这样收入不但不高，并且她还会很累。当然我也有我的私心。相比接近1000个男人看着我未婚妻的裸体以及自慰过程，我更会接受10几个少爷轮流上她。然而我也知道对于一个工作，收入，阳具都没有的我来说，没有任何资格去评论或者干预潇媛的工作。我能做好的就是尽到一个全职太监的责任，每天照顾好她的日常起居，并且期待着我们结婚的那一天。每每想到结婚的时候浓浓的心酸便涌向心头，想象着我的新娘子穿着婚纱跟我进入婚房。慢慢剥去她的婚纱，看着她那诱人的肉体，却已被上千人浏览过，看着她那渴望的性器官，却被60多个男人进进出出过，而我却只能进行观望和抚摸，作为丈夫应有的器官早已不知所踪。

然而在现实中无论是潇媛的直播事业和新婚之夜都跟我想得有着出入。

周末潇媛让我带着直播的器材去一个女性朋友的工作室，并提前让我剃光了她下面的毛毛。到了那里之后，我很容易识别出来这是一个纹身工作室。简单跟她的朋友打了招呼并得知她朋友叫鬼鬼。

“你要直播纹身？”我问道。

“对呀，亲爱的今天会赚到很多钱哦” 潇媛很开心的跟我说。虽然我不太认同纹身这种事情，但是心里依然清楚，我没有资格发表我的看法。只要潇媛她开心就好。

我准备好直播的工具之后，潇媛便开始了她的直播，这次直播显然是有组织的，在直播刚开始的时候就2000多个观众在等候着。潇媛妩媚地跟观众们打着招呼。“大家好，A酱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场特殊的直播，内容就是直播纹身。直播的场地就是…”潇媛开始快速熟练地脱掉身上的衣服以及内衣全裸在镜头前，“就是大家喜爱的A酱的身体啦。A酱的头像已经换成了二维码，直接扫码给A酱大大大红包就可以决定在A酱身上任何部位纹任何大家想要的文字哦。当然起价是5万哦，出价高的大爷才有决定权。”

随后整个直播间都是一片沸腾，各种建议。当然99%的内容都是污言秽语，99%的人选择的纹身区域都集中在潇媛的三角区，大腿和屁股上。短时间内愿意出钱的人逐渐将价格抬了上去。最终一个人出了10万获得了纹身决定权。确认10万到账之后，买家开始决定让鬼鬼在潇媛的大腿内侧贴近洞口的位置纹上‘肉便器’三个字。随后直播纹身就真的开始了。我未婚妻的阴道口旁边就被永久刻上了‘肉便器’这三个字。刻完这三个字之后，买家说还要加一个箭头效果才好。

“哥哥还要加箭头呀，不过规则只可能刻文字哦，哥哥要用钱来修改规则么?”对于肯花10万块钱在女孩身上纹字的人来说再加钱完全没有问题，很快潇媛又收到了2万。当然随后‘肉便器’又被指明了方向，那就是我未婚妻的性器入口。

直播结束后，我们回到了家里，我终于忍不住问潇媛“为什么要这样?要通过伤害自己的方式来挣钱？如果我们需要钱我也可以出去挣，我可以为结婚去卖掉我之前买的那套房子，哪怕一段时间内挣不到那么多钱我去跟人借钱也会凑齐的，也不用在这么多人面前用这种方式并且还伤害自己的方式挣钱？”爆发完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跨越了自己该管的范围，或者说我们可能挑起了我们两个人的矛盾。

可是潇媛听完我带有怒火的抱怨之后并没有生气。反而语气很平静:“小罐子，谢谢你，谢谢你这么关心我。是我不好，以为自己是娘娘的身份就没有用心的去跟你沟通，忽略的你是我未婚夫的角色。既然都惹你不高兴了，我就跟你说说我心里的想法吧。其实纹身很痛，但是我并没有觉得委屈，反而也算是满足了自己的一些癖好，挣钱确切的说也只是顺便。我也不太知道是为什么，小学六年级到初一刚发育的那阵，我就比别人性发育早，也在初中之间就学会了手淫，那时就有很强的性欲望。在刚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网络了解到了两性这些知识。初二的时候就跟喜欢的男生发生了性关系，并喜欢上了这种刺激。跟那个男生好了没多久之后就分手了然后又跟别的同学好上了，当然也睡了。我很爱他很享受也很配合的满足一切他提出的性要求，不同的体位，不同的地方，最后竟然开始跟他的兄弟们3P，跟他兄弟互换女朋友做爱。很快有几个他的兄弟就对外说我是贱货，荡妇之类的，不久我的这个名声就传遍了学校，甚至周边学校。同学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每当跟同学有矛盾的时候，别人都会用贱货，婊子，妓女这类词语来辱骂我。开始我可能会被气哭，后来渐渐就习惯了，最后甚至心里开始莫名喜欢起来这些称号了。上了高中之后换了新的环境知道的也更多了，就更变本加厉跟不同的男生爱爱，也从3P往更多人发展，也越来越沉迷跟不同人爱爱。大学毕业之后也给自己立下了60人斩的目标。后来也意识到了我这种放荡的生活即使完成60人斩的目标也不会有人愿意娶一个荡妇回家的。后来也试着接触了一些口味重的圈子，知道了女王，知道了奴，甚至还知道有些奴竟然会愿意让女王阉了他们终身服侍女王。虽然知道这些，但我也知道这种有奇特嗜好的人，我应该也不会遇到，可是直到遇到小罐子你。”

潇媛开始哽咽了起来继续说：“我们相识之后我就对你有了好感，接触久了便真的喜欢上了，但是我又不愿意放弃自己放荡的生活，所以就试着去开发你的奴性，可能这之中也利用了你对我的爱，但是最后果然你是真的爱我的，为我放弃了太多太多。小罐子…对不起。”

相识一年多以来潇媛也是第一次跟我说她过去的事情，看着哭泣的她我嘴上只是说了：“没关系的，我爱你，我们现在幸福就是最好的。”我的心里同时也是这样对自己说，既然爱她为她付出了全部，也要接受她的全部。

从那天的交谈之后对潇媛直播的态度我也从开始的反感，慢慢走向中立，至于会不会支持我想可能一直都不会，毕竟不会有人愿意看着自己的配偶全裸被上千名观众围观私处。随后我们再次找到鬼鬼做了纹身直播，这次起价就在上一次的基础之上12万起。最后以18万成交。我的未婚妻的原本有阴毛的地方被刻上了‘骚货’两个字。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直播纹身，当然规则还是一样接着第二次的18万起，开始并没有人愿意出高价，因为这个价格已经很高了，并且观众认为这次抬高价格之后下一次的起价会更高。但是当他们得知这是A酱最后一次直播纹身之后，就以25万成交。鬼鬼按照买家要求在潇媛大腿另一侧汶上了‘妓女’两个字。这次纹的比较靠外，买家还要求潇媛穿上热裤看一下效果，果然如果穿热裤的话，‘妓女’两个会完全被所有人看到，这也就是买家花25万想达到的效果吧。

几次直播纹身下来，新房子的首付也够了。我们选好了满意的房子并买了下来，接着就是安排婚礼的事项了。婚礼之前我们就拿着户口本去做了登记，就这样我这个阉人就成为了苏潇媛女士的合法丈夫了。

由于广泛的人脉关系，婚礼的安排并没用上我这个全职太监，而是潇媛托人完成了大部分的工作。婚礼在我们工作的城市举办，双方家长也都来到这座城市。为了隐瞒早已没有工作的事情，潇媛早托人安排了演员作为我这边公司的领导。这一部分安排的天衣无缝，丈母娘都夸我以后能有更高的发展，盼着我早点生个大胖小子。我也只是笑着点了点头。

终于应对完来宾之后到了洞房花烛的时间。“小罐子，辛苦你了，今晚你就好好休息吧。” 老婆对我说道。

“新婚之夜，你就不想做点什么？”我问道。

“新婚之夜必须有要做的事情啦，嘿嘿嘿，不过老公你也干不了那事吧，就交给别人吧。” 老婆说。听完我有点意外，但是没多久我就知道了原来这部分她也早就安排好了。

我们俩来到了新房子，关上了门。我按照老婆的要求抱着她进了卧室。推开卧室门的一瞬间，里面有4名帅哥，我很快便认出其中一名是我们在游轮上遇见过的少爷，这么看来其他三位应该也是哪家的有钱少爷吧。

“哟，新娘子来啦。给我们哥几个急坏了。”一名少爷说。老婆让我把她放到床，然后指了指屋内的沙发说：“老公你在那边坐着休息吧。剩下的就交给这些小哥哥们啦。”

我放下我的新娘子，无奈的坐到了沙发上。其他四个人看着我也有点尴尬。

“愣着干嘛，不是等不及了么，还不快来。”老婆说。随后四名少爷一拥而上纷纷脱去自己的衣服露出早已挺立的阳具。然后开始脱我老婆的婚纱。渐渐的老婆的胸部和大腿全部展现在了他们眼前。最抢眼的还是腿上‘妓女’两字。

“哟，小骚货半年没见还有纹身啦，我看看问的什么，妓…女…”少爷说道然后又看着我说：“兄弟，你这很有福嘛，娶了个妓女回来。哈哈哈哈。”我也只能看着我的新娘子被眼前的四个人扒光。

“哎，你们看真的是骚货呢，逼上方都写着呢。”另一个人说。

“有什么好看的，还不快来。”老婆说着然后向四个人打开了双腿，之前一直忙于直播的她，好久都没得到过男人的滋润此时她的洞口早已湿润。随着她一声愉悦的叫声，第一根肉棒已深深插入到了她的身体中，在享受抽插的时候老婆还不忘用手和嘴巴吮吸套弄其他三根肉棒。10几分钟后，第一棒喷射出了大量的液体，简单擦拭便换上了第二根肉棒。就这样我的新婚之夜就看着4个男人轮流反复抽插着我的新娘子直至凌晨才离开，而我却只能在旁像看成人电影里的剧情一样傻傻地看着。

新婚的第二天，我们没有去度蜜月，毕竟我们单独出去度蜜月对于老婆来说就等于失去性生活。老婆在这一天选择了去一个她称为的大哥哥家。这个男人一直在直播里关注着她，后来愿意出高价钱上我的老婆。老婆她自然答应了，并且决定在新婚第二天直播给我看。

老婆已经到了那个男人家里，打开了视频，对我说：“老公，先跟大哥哥去洗个澡哦，一会到这里啪啪啪。你要乖乖等我洗白白哦。嘿嘿”老婆知道我并没有开启我这边的摄像头，但是我一直在看着她那边，所以她也并没有要求我有什么回复。

大概15分钟过后，老婆穿着浴袍回到了屏幕中说：“老公，我跟大哥哥洗完澡了，大哥哥的鸡鸡可大了呢，看我洗澡的时候就硬硬的不行了。老公我现在要脱衣服准备跟他爱爱了哦。”可见那个男人则尽量躲在屏幕外努力不去上镜。

“老公，我已经全脱光了，看我的大咪咪，想不想吃呀，嘿嘿，吃不到吧。那我让大哥哥来吃我的咪咪了，你等一下，大哥哥不愿意露脸，我要把咪咪送过去给他吃。就给你看我的屁屁吧…啊…大哥哥舔得我好舒服，我下面都湿湿的了。大哥哥下面也好硬了，给你看一眼。看，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嘿嘿，你肯定知道的，你们都是男人嘛，就是你们男的鸡鸡啦，你自己不是也有吗？嗯？你没有鸡鸡吗？老公你怎么会没有鸡鸡呢？嗯？被我切掉了？唉？看我的记性忘了你连鸡鸡都没有了，可怜的老公，那你就不是男人啦，你是个太监。真可惜，太监就没办法跟我爱爱了，我只能让大哥哥用他又粗又硬的鸡鸡插我了…啊…要进来了，好粗…”

随后老婆便完全沉浸在性爱带来的愉悦中，无暇再对我进行言语上的调戏和羞辱。

之后由于没有了首付的压力，老婆也渐渐减少了直播的次数。我们的日子也开变得有了规律起来。直到结婚两个多月后，老婆突然对我说：“老公，你注意到没，结婚到现在我一直都没有来大姨妈。”经她这么一说我也注意到了这个事情，起初我只是觉得结婚前的事情让她的压力过大导致的。这么说来应该是身体上的问题。随后我们便去看了医生。结果却是她怀孕了。

“不可能的吧，我一直都是被诊断为无法生育的，大夫是不是检查错了。”老婆怀疑地问着大夫。经过大夫的描述，老婆现在确是下午开始有强烈的困意，并且有着其他轻微怀孕的反应。大夫询问了她最近有没有服用过什么药物。她说唯一服用过的就是小玉推荐给她缓解下体变黑的药物。大夫查过药物的成分后，推测是长期服用导致激素变化重新获得了生育的功能。

显然这个消息让医生都替我们高兴。对于老婆来说，她说她从来都没敢想过还可以有属于她自己的孩子。原本我们都是想无法生孩子的事情跟家里长辈一拖再拖，这样一来这个困扰我们很久的问题一下就解决了。只是对于我来说，血缘上的父亲肯定不会是我，是新婚当晚的那几个少爷?还是后来的大哥哥？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他们帮我解决了我们的一个重要问题，并且重要的是我是养育这个孩子的父亲。

几个月后，我们得知了更好的消息，老婆怀的是双胞胎。最后出生的是两个可爱的女儿，老婆也做了彻底的绝育。就这样我们的家庭变成了幸福的四口之家。日子一直平平安安的过着，女儿也逐渐被拉扯长大，只是双胞胎女儿长得并不完全一样，医学上确是有这种极低概率发生。但是我跟老婆却知道，这是因为他们血缘父亲不是一个人的原因，想必是新婚之夜某两个人的接力赛造成的。

我一直没有再去工作过，一直在家里照顾两个女儿的起居，由于没有性器官，跟两个女儿一起洗澡也会很自然，女儿也不会问过多的事情。就这样直到她们上小学还有着跟我一起洗澡的习惯。

随着她们的年龄增长，外加有一个对性及其开放的妈妈，两个人很快对两性有了正确的认识。当然该来的问题还是来了，她们还是问了为什么同为男人的爸爸没有其他男人所有的性器官。老婆回答了她们的问题，告诉了他们大概真实事情的由来，把一切都归到了爱上，也把我说的无比伟大。两个女儿听的被感动的一塌糊涂，就像当年的尼姆那样。并且发誓说以后一定只肯嫁像我这样愿意为她们付出一切的男人。

当时我觉得这只是小女孩们天真的想法。直到他们去念大学第一学期结束回家，姐姐兴高采烈的交给我了一个盒子说：“爸，我终于找到了我可以托福一生的男人。”我有点一头雾水地打开了盒子，里面是一副完整做过防腐处理的阳具。

“下次放假记得带他一起回家。”我笑着对女儿说。也许我们家族从此就会有一个神秘的家族特征了吧。
